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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
不亂
方 芳

國
際
著
名
歌
手
、
電
影
明
星
莫
文
蔚
的
父

親
莫
天
賜
上
月
離
世
，
好
友
無
不
痛
惜
。

莫
天
賜
先
生
學
貫
中
西
，
專
心
研
究
金
批

︽
推
背
圖
︾
達
三
十
年
，
及
至
二○

○

二
年

起
多
次
出
版
譯
註
︽
推
背
圖
︾
及
預
言
大
全
。

文
化
界
人
士
推
崇
此
書
考
據
功
夫
做
足
，
破
譯
方
法
有

其
獨
到
之
處
，
除
了
從
字
面
推
意
，
又
從
古
字
推
敲
，

以
沉
深
之
智
，
言
人
所
未
言
。

莫
先
生
在
二○

○

四
年
起
，
於
本
報
副
刊
采
風
版
撰

寫﹁
琴
台
客
聚﹂
專
欄
，
介
紹
他
譯
註
的
︽
推
背
圖
︾

內
容
。
其
振
興
中
華
的
預
言
，
令
讀
者
感
受
到
，
作
者

對
國
家
民
族
的
關
切
情
懷
。

在
鑽
研
養
生
術
同
時
，
他
又
出
版
了
五
本
家
傳
養
生

湯
譜
，
以
簡
單
易
懂
的
文
字
，
推
廣
道
家
養
生
之
術
。

莫
天
賜
以
其
豐
富
學
養
，
潤
澤
世
人
。

莫
天
賜
本
身
是
英
中
混
血
兒
，
在
新
界
錦
田
成
長
，

就
讀
於
拔
萃
男
校
，
七
歲
喪
父
，
由
母
親
教
養
成
人
，

故
其
中
文
學
養
源
於
母
親
。

在
新
界
錦
田
的﹁
友
鄰
堂﹂
內
，
鑲
有
莫
天
賜
父
母

莫
理
仕
和
莫
羅
惠
德
的
照
片
和
銅
牌
，
記
述
莫
家
在
錦

田
的
貢
獻
。

英
國
人
莫
理
仕
乃
戰
前
名
人
，
英
皇
書
院
的
創
校
校

長
，
本
港
聖
約
翰
救
傷
隊
總
監
。
早
年
的
新
界
未
有
發

展
，
無
水
無
電
醫
療
條
件
差
，
嬰
孩
都
是
由﹁
婆
頭﹂

接
生
，
婦
孺
得
不
到
適
當
的
照
顧
。
莫
理
仕
創
辦
聖
約

翰
婦
孺
醫
院
，
先
後
建
立
了
數
十
間
診
所
和
留
產
所
，

造
福
錦
田
鄉
民
。

莫
羅
惠
德
是
廣
東
新
會
人
，
在
婦
孺
留
產
所
任
職
護

士
。
羅
氏
望
族
世
代
書
香
，
莫
羅
惠
德
在
錦
田
向
教
會

捐
房
，
興
辦
小
學
和
教
堂
。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香
港
淪
陷
時
，
莫
天
賜
才
幾
歲
，

其
父
親
因
為
是
英
國
人
，
被
日
軍
拘
捕
進
入
集
中
營
。

當
時
錦
田
鄉
紳
以﹁
人
頭﹂
擔
保
莫
理
仕
出
監
。

當
年
抗
日
的
東
江
游
擊
隊
指
揮
官
，
要
營
救
莫
理
仕

前
往
還
未
有
淪
陷
的
惠
州
，
但
莫
理
仕
不
想
連
累
以

﹁
人
頭﹂
擔
保
他
的
朋
友
，
而
未
有
離
港
。
可
惜
莫
仍

捱
不
過
香
港
重
光
日
就
過
世
了
。

此
後
莫
家
子
弟
繼
續
在
錦
田
長
大
，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初
期
，
莫
天
賜
四
兄
弟
在
拔
萃
寄
宿
，
後
來
兩

弟
移
居
外
國
，
莫
天
賜
與
二
弟
則
留
港
發
展
，
與
新

界
鄉
事
千
絲
萬
縷
。
莫
天
賜
曾
任
新
界
理
民
府
田
土

委
員
，
至
今
還
是
錦
田
榮
譽
鄉
民
，
由
於
同
輩
人
多

為
莫
羅
惠
德
所
接
生
，
視
之
為
契
娘
，
鄉
民
尊
稱
莫

天
賜
為﹁
賜
哥﹂
。

莫天賜名望世家

一
下
飛
機
就
感
覺
不
同
，
車
和
人
都
少
了
很
多
，

平
日
停
車
場
一
樣
的
馬
路
，
用
停
車
場
來
形
容
，
是

因
為
車
都
停
在
馬
路
上
動
不
了
。
寬
敞
的
馬
路
空
空

蕩
蕩
方
顯
本
來
面
目
，
不
到
二
十
分
鐘
已
經
進
了

城
。
城
裡
也
少
有
的
清
靜
，
百
分
之
八
十
的
店
舖
關

了
門
，
餐
館
只
剩
下
麥
當
勞
和
肯
德
基
。
從
機
場
到
住
所

車
資
八
十
元
，
平
時
要
一
百
二
十
。
過
年
就
是
︱
︱
吃
，

中
國
人
表
示
心
情
愉
快
的
方
式
就
是
吃
。

常
說
要
吃
素
，
但
事
到
臨
頭
總
是
退
縮
，
好
友
告
知
一

個
星
期
吃
一
天
素
對
減
肥
有
特
效
，
依
然
是
連
一
天
也
堅

持
不
了
。
一
年
當
中
唯
有
過
農
曆
年
這
幾
天
，
真
的
要
吃

素
。
小
時
候
，
大
年
初
一
要
吃
素
，
原
由
我
不
知
道
，
好

像
是
向
神
表
示
心
誠
嚮
往
的
意
思
。
主
食
是
素
餡
餃
子
，

年
三
十
晚
就
包
好
，
一
踏
進
午
夜
十
二
點
，
先
開
大
門
迎

神
，
然
後
就
煮
餃
子
，
吃
完
才
准
睡
覺
。
包
好
的
餃
子
要

夠
初
一
一
整
天
吃
，
因
為
初
一
這
天
不
准
動
刀
。
這
一
天

要
吃
全
素
，
連
奶
糖
都
不
准
吃
，
對
我
來
說
十
分
難
熬
，

想
偷
吃
點
葷
食
，
但
一
早
已
被
大
人
警
告
，
偷
吃
會
被

罰
，
一
年
都
不
順
，
整
年
都
考
不
了
滿
分
。
除
了
素
餡
餃

子
，
還
有
一
種
佐
餐
的
素
菜
，
我
家
裡
做
的
是
北
方
的
，
叫﹁
炒
鹹

食﹂
，
紅
蘿
蔔
、
香
菜
、
豆
乾
等
切
成
細
絲
，
用
素
油
和
麻
油
炒
在

一
起
，
涼
食
。
類
似
這
種
素
菜
各
地
都
有
，
如
湖
北
叫﹁
十
香

菜﹂
，
安
徽
叫﹁
賀
菜﹂
，
淮
北
叫﹁
炒
素﹂
，
有
豆
腐
意﹁
頭

福﹂
，
有
豆
芽
意﹁
如
意﹂
，
大
體
相
同
。

為
了
保
證
吃
素
，
去
了
北
京
一
家
素
菜
餐
館
，
名
京
兆
尹
。
京
兆

尹
是
中
國
古
代
官
名
，
為
三
輔
之
一
，
即
治
理
京
畿
地
區
的
三
位
官

員
，
京
兆
尹
、
左
馮
翊
、
右
扶
風
，
相
當
於
今
天
首
都
的
市
長
。
京

兆
尹
很
有
名
，
許
多
女
星
像
王
菲
、
周
迅
都
常
光
顧
，
在
廁
所
裡
放

的V
C
R

中
，
我
確
實
見
到
不
少
名
人
。
早
知
這
家
餐
館
，
但
它
在

雍
和
宮
邊
，
那
條
路
別
說
車
，
人
都
擠
不
過
去
，
一
年
中
只
有
過
年

這
幾
天
才
敢
走
那
條
路
。
車
到
門
前
，
見
牌
子
上
寫
，
停
車
要
預

約
，
得
知
尚
有
車
位
，
喜
出
望
外
。
走
進
曲
徑
幽
廊
，
地
上
擺
放
蠟

柱
，
上
面
懸
掛
紅
燈
，
耳
邊
播
放
着
京
韻
大
鼓
，
素
食
館
不
是
應
該

放
佛
樂
嗎
？
兩
進
的
四
合
院
，
細
水
環
繞
，
翠
竹
婆
娑
，
四
水
歸

堂
，
是
美
國
麻
省
理
工
建
築
教
授
張
永
和
設
計
，
他
對
北
京
四
合
院

的
空
間
有
獨
到
見
解
，
與
眾
不
同
。
裡
面
裝
潢
雅
致
講
究
，
已
是
晚

飯
時
，
人
不
算
多
，
只
有
五
六
桌
，
桌
上
有
小
燭
燈
和
蘭
花
，
食
者

都
很
斯
文
，
很
安
靜
。
菜
牌
是ipad

圖
文
並
茂
，
菜
品
以
菇
類
為

主
，
沒
有
仿
葷
菜
。
北
京
另
一
間
素
菜
館﹁
功
德
林﹂
，
以
紅
燒

肉
、
醬
肘
子
，
松
鼠
魚
聞
名
，
都
是
豆
腐
做
的
。
點
了
兩
個
湯
，
三

個
菜
，
一
個
炸
、
一
個
燒
、
一
個
炒
，
最
有
味
的
是﹁
左
宗
棠
燒
杏

鮑
菇﹂
，
最
特
別
的
是﹁
美
人
米
伴
蘆
筍
尖﹂
，
美
人
米
就
是
茨

實
。
少
油
有
味
，
美
食
美
器
，
環
境
清
幽
，
服
務
周
到
，
算
是
不

錯
，
價
錢
和
在
香
港
中
上
等
餐
館
吃
晚
餐
差
不
多
，
也
算
合
理
。
要

是
餐
餐
吃
這
樣
的
素
，
我
能
堅
持
。

訪
親
探
友
，
吃
吃
喝
喝
，
鬧
鬧
哄
哄
，
轉
瞬
十
天
。
回
程
赴
機
場

的
馬
路
又
已
變
成
停
車
場
，
但
還
算
暢
通
，
半
個
多
小
時
已
過
收
費

站
停
機
樓
在
望
。
司
機
叫
我
們
醒
來
，
說
已
經
到
了
。
就
在
此
時
車

不
動
了
，
一
停
就
是
五
十
分
鐘
，
汽
車
排
成
長
龍
，
時
間
算
得
緊
的

人
一
定
誤
了
飛
機
。
原
來
是
車
禍
，
兩
輛
車
擠
成
一
團
廢
鐵
。

年
過
完
了
，
北
京
有
句
俗
話
：﹁
過
了
初
五
過
初
六
，
過
了
初
六

還
照
舊﹂
。

在北京過年

年
前
曾
到
台
山
梅
家
大
院
遊

逛
，
正
名
：
汀
江
墟
。
一
九
三

一
年
，
以
梅
姓
為
首
六
個
姓
氏

共
十
七
人
，
成
立
董
事
局
，
建

成
又
名
梅
家
大
院
的
汀
江
墟
，

佔
地
八
十
畝
，
由
一
百
間
兩
至
三
層
充

滿
墨
西
哥
加
利
福
尼
亞
風
情
騎
樓
商
舖

組
成
，
長
方
形
排
列
；
中
間
佔
地
四
十

畝
廣
場
猶
似
西
部
牛
仔
片
風
格
，
建
築

原
產
地
應
蓋
教
堂
置
中
心
位
置
，
頗
有

奇
連
伊
士
活
︽
獨
行
俠
︾
風
貌
。

建
築
風
格
包
含
巴
羅
克
、
南
歐
地
中

海
、
古
羅
馬
及
古
希
臘
的
柱
飾
。
大
院

外
圍
河
道
縱
橫
，
良
田
阡
陌
，
白
雲
蒼

狗
，
襯
托
幾
近
荒
涼
異
國
情
調
屋
群
，

幹
那
份
孤
寂
情
調
，
可
蹭
磨
一
天
半

日
，
靜
聽
風
聲
鳥
飛
。

當
日
來
遊
，
見
店
舖
掛
起
店
主
與
周

潤
發
合
照
。
細
問
，
原
來
不
久
前
發
哥

到
此
拍
戲
，
那
是
電
影
上
映
之
前
。
拜

電
影
威
力
，
本
來
寂
寂
無
聞
的
梅
家
大
院
肯
定
大

翻
身
：
旅
遊
團
來
了
，
遊
客
來
了
，
小
賣
部
開
設

了
，
一
應
電
影
或
旅
遊
紀
念
品
沒
完
沒
了
，
說
不

定
還
有
周
潤
發
及
姜
文
或
葛
優
甚
至
劉
嘉
玲
的
紙

板
公
仔
供
遊
人
合
照
；
一
下
子
興
旺
了
，
梅
家
大

院
本
來
最
動
人
、
讓
你
躺
下
觀
雲
的
寂
靜
，
一
併

隨
子
彈
飛
來
飛
去
將
被
打
散
、
破
壞
。

集
中
最
多
碉
樓
為
開
平
赤
坎
，
每
棟
洋
華
特
色

匯
合
都
刻
畫
着
樓
主
漂
洋
過
海
的
地
圖
：
古
巴
、

秘
魯
、
墨
西
哥
、
加
拿
大
還
是
美
國
，
細
細
記

錄
。
碉
樓
之
間
偌
大
果
園
竹
林
，
優
雅
味
濃
。
雖

然
聯
合
國
給
了
她
一
枚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免
死
金
牌

︵
起
碼
，
這
些
碉
樓
不
會
隨
便
被
推
到
︶
，
但
普

通
遊
客
才
不
在
乎
世
遺
不
世
遺
，
反
而
明
星
電

影
，
如
︽
讓
子
彈
飛
︾
的
出
現
，
遊
客
肯
定
如
子

彈
般
亂
飛
。
可
惜
過
去
來
遊
只
為
聞
狗
吠
蟬
鳴
的

悠
閒
已
隨
子
彈
遠
去
。

再
來
，
旅
行
團
出
團
口
號
是﹁
中
國
票
房
歷
史

締
造
電
影
，
讓
子
彈
飛
，
取
景
重
鎮﹂
，
一
條
財

路
發
過
子
彈
可
飛
射
程
。

下
一
個
夏
天
來
臨
之
前
，
肯
定
五
邑
鄉
間
古
蹟

的
寧
靜
將
徹
底
掃
個
乾
淨
，
進
化
另
外
一
號
主
題

公
園
！ 台山大院 此山

中
鄧達智

朋
友
的
父
母
八
十
多
歲
了
，
因

中
國
人
的
忌
諱
，
他
從
來
沒
有
跟

兩
老
提
及
百
年
歸
老
的
安
排
。
近

日
他
的
母
親
身
體
違
和
，
經
妻
子

好
言
相
勸
，
才
到
政
府
食
環
署
管

理
的
墳
場
參
觀
，
拿
取
新
近
推
出
的
殮

葬
服
務
資
料
，
我
也
好
奇
同
行
。

農
曆
年
新
正
頭
，
鑽
石
山
墳
場
沒
有

幾
個
訪
者
，
管
理
處
工
作
人
員
態
度
很

好
，
耐
心
詳
細
解
釋
多
種
服
務
、
收
費

與
安
排
。
墳
場
有
舊
墳
土
葬
場
，
從
碑

石
的
顏
色
見
出
了
歷
史
，
惟
骨
灰
大
樓

不
斷
開
建
，
但
聞
說
因
空
間
有
限
，
快

到
最
後
一
期
了
。
申
請
者
眾
，
求
過
於

供
，
有
人
拿
着
骨
灰
紙
幾
次
抽
籤
未

果
，
等
不
來
只
好
另
覓
安
放
骨
灰
處
。

鑽
石
山
墳
場
設
計
新
穎
，
有
現
代

感
，
只
是
到
訪
那
天
細
雨
紛
飛
，
沒
有

陽
光
，
天
氣
陰
寒
。
我
們
走
過
仰
念

堂
，
感
覺
難
免
有
點
淒
清
。
那
個
開
放

的
骨
灰
紀
念
花
園
面
積
不
大
，
花
排
漂
亮
整
齊
，

顯
見
專
業
打
理
，
惟
走
近
去
看
，
便
見
撒
在
花
園

草
地
上
的
骨
灰
片
片
，
那
情
景
挑
戰
了
傳
統
安
葬

先
人
的
不
少
觀
念
。
朋
友
的
疑
惑
很
直
接
：
下
雨

怎
麼
辦
？
打
風
呢
？
聞
說
有
後
人
把
先
人
的
骨
灰

撒
在
一
棵
樹
旁
，
以
為
下
次
前
來
紀
念
館
時
容
易

記
認
，
誰
知
再
來
的
時
候
樹
已
被
搬
移
，
且
樹
根

之
處
夷
為
行
人
道
，
那
失
落
的
心
情
可
想
而
知
。

最
難
接
受
的
是
花
園
對
上
的
山
坡
舊
墳
場
，
野

狗
群
出
沒
並
互
相
追
逐
，
即
使
有
柵
欄
阻
截
，
不

會
落
到
花
園
搗
亂
，
但
訪
者
也
不
願
見
到
先
人
骨

灰
與
狗
群
近
在
咫
尺
。
辦
事
處
職
員
其
後
告
之
有

定
期
驅
逐
野
狗
，
並
對
一
臉
疑
惑
的
訪
者
說
，
接

受
骨
灰
花
園
的
做
法
與
否
，
應
坦
然
先
面
對
自
己

的
感
受
，
難
有
所
謂
客
觀
的
答
案
。
我
們
此
時
把

視
線
移
到
辦
事
處
通
告
板
上
推
廣
的
紀
念
先
人
網

頁
，
感
覺
倒
是
同
意
和
釋
然
的
。

釋然與否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日
前
，
美
國
一
網
站
公
佈
的
衛
星
照
片
，
曝
光
了
中
國
某
地
的

露
天
電
磁
導
軌
高
速
牽
引
裝
置
。
該
網
站
稱
其
為
繼
美
國
之
後
世

界
第
二
條
電
磁
彈
射
器
地
面
實
驗
設
施
。
這
說
明
中
國
已
經
掌
握

了
航
空
母
艦
的
電
磁
彈
射
飛
機
的
技
術
。
美
軍
蒸
汽
彈
射
器
的
效

率
低
得
驚
人
︱
︱
僅
有
百
分
之
四
至
百
分
之
六
。

相
形
之
下
，
電
磁
彈
射
器
的
效
率
達
到
了
百
分
之
六
十
左
右
，
為

航
母
節
省
了
大
量
能
源
。
同
時
，
電
磁
彈
射
系
統
還
有
容
積
小
、
重

量
輕
等
好
處
，
而
且
沒
有
了
檢
修
那
密
如
蛛
網
的
高
溫
高
壓
蒸
汽
管

道
的
噩
夢
。

中
國
一
直
研
究
蒸
汽
彈
射
的
技
術
，
但
進
展
不
大
。
於
是
，
美
國

人
很
肯
定
地
說
：
中
國
的
航
空
母
艦
技
術
落
後
於
美
國
三
十
年
。

中
國
最
初
投
入
了
幾
億
元
搞
蒸
汽
彈
射
，
結
果
不
如
預
想
的
那
麼

好
。
但
是
，
後
發
先
至
的
電
磁
彈
射
技
術
，
已
經
看
到
了
曙
光
。
最

核
心
的
技
術
是
強
迫
儲
能
裝
置
、
大
功
率
電
力
控
制
設
備
、
中
央
微

機
工
控
控
制
及
直
線
感
應
電
機
都
獲
得
了
突
破
。
電
磁
彈
射
系
統
的

強
迫
儲
能
系
統
要
求
在
四
十
五
秒
內
充
滿
所
需
要
的
能
量
。
最
大
的

艦
載
機
起
飛
一
般
需
要
消
耗
的
能
量
不
會
超
過
一
百
二
十
兆
焦
，
而

這
強
迫
儲
能
系
統
最
大
能
儲
存
一
百
四
十
兆
焦
的
能
量
，
此
時
充
電

功
率
為
三
點
一
兆
瓦
，
四
部
電
磁
彈
射
系
統
同
時
充
電
，
充
電
總
功

率
可
達
十
六
兆
瓦
︵
一
兆
瓦=

1000K
W

︶
，
航
空
母
艦
需
要
提
供
強

大
的
電
源
，
否
則
無
法
滿
足
電
磁
彈
射
需
求
。
航
空
母
艦
需
要
耗
電

的
系
統
很
多
，
除
了
四
部
電
磁
彈
射
器
，
另
外
還
有
電
磁
軌
道
炮
、

升
降
機
、
鐳
射
砲
等
其
他
用
電
加
起
來
的
話
必
須
要
航
母
總
功
率
達

六
十
兆
瓦
以
上
，
若
果
得
不
到
這
個
能
力
，
電
磁
彈
射
器
充
電
時
就

會
影
響
其
他
系
統
用
電
，
大
大
削
弱
航
空
母
艦
的
作
戰
的
能
力
。

電
磁
彈
射
器
難
就
難
在
電
能
不
像
蒸
汽
，
根
本
不
適
合
大
容
量
儲

存
，
像
儲
存
彈
射
艦
載
機
這
樣
的
能
量
更
是
難
上
加
難
。
某
型
艦
船

特
種
電
力
技
術
，
當
前
只
有
個
別
發
達
國
家
掌
握
。
經
過
五
年
的
不

懈
衝
刺
，
解
放
軍
少
將
、
中
國
的
電
能
專
家
馬
偉
明
帶
領
項
目
組
完

成
了
樣
機
研
製
和
試
驗
的
全
過
程
，
四
十
三
項
關
鍵
技
術
全
部
被
攻

克
，
申
報
國
防
專
利
三
十
二
項
。
中
國
科
學
院
、
中
國
工
程
院
七
位

院
士
在
對
這
一
重
大
成
果
評
審
時
激
動
不
已
，
認
為
這
項
重
大
關
鍵

技
術
的
突
破
，
其
意
義
不
亞
於﹁
兩
彈
一
星﹂
和
載
人
航
太
。
美
國

世
界
上
第
一
艘
電
磁
彈
射
航
母﹁
福
特﹂
號
，
兩
個
月
前
才
下
水
，
但
電
磁
彈
射

器
尚
在
漫
長
的
艦
裝
的
進
程
中
，
未
有
正
式
投
入
使
用
。
在
此
領
域
，
中
國
僅
落

後
美
國﹁
一
個
身
位﹂
而
已
。
從
落
後
三
十
年
到
現
在
落
後
八
年
左
右
，
中
國
的

武
器
的
跨
越
式
發
展
，
令
美
國
又
再
一
次
感
到
驚
奇
。

中國電磁彈射技術的飛躍

雙城
記

何冀平

古今
談

范 舉

長假漫漫，我無所事事，只好把電視機的遙控
器摁來摁去眼睛掃瞄，只希望有幾個畫面能夠吸
引我，把我從抑鬱中拯救出來。果然，有了。
明亮、乾淨、糖果般美麗的電視畫面上，一靚
女一俊男衣着得體、華麗，一如他們相視的恬謐
微笑。只聽高富帥男子對灰姑娘女子深情款款地
說：你知道我有多愛你嗎，多看你幾眼，我都怕
傷害你。甚至，我都不敢使勁地瞪你一眼，因
為，我怕你會因此消失。
然後，畫面一轉，灰姑娘的母親，一個飽經滄
桑的單親媽媽在面對多年失散的初戀情人的真情
表白。情人帶她到自己的大豪宅裡，然後拿出一
枚大克拉的鑽戒情深意切地說，這個大房子我一
個人住有十多年了，太寬敞冷清了。我希望你和
孩子們來一起住吧。你一個女人帶大了兩個孩子
多麼不容易啊，請讓我在有生之年來照顧你和孩
子們吧。
當單親媽媽因為幸福來得太突然而不知所措，
初戀情人沉吟良久，說，這麼多年你一直在我的
心裡，從來沒有離開過。但也許是我一個人生活
太久了，都不知道怎麼表達我的心意，就請再認
真考慮一下吧。拜託了。說話的男人是身為大企
業的董事長富豪，重量級的鑽石王老五。
這就是韓劇的力量。每個畫面都像廣告片一樣
透亮，完美。每句台詞都深入人心最柔軟處。而
且，好人儘管被命運驅使，委曲求全，吃盡苦
頭，可是，總是會苦盡甘來。壞人雖然逞一時之

威，可是，終究會身敗名裂，或者在最後一刻懸
崖勒馬，重新做人。而且，劇中與男女主人公處
處作對的長輩，原來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他
的出發點原來只是為了他們好，而已。
對於我們這些生活中的小人物來說，也許白馬

王子忠誠不二的完美愛情，大宅寶馬，名牌服
飾，觸不可及，韓劇卻毫不含糊地提供了我們生
活的一種可能性。想像的可能性。假如生活的貧
乏，讓我們連想像一下幸福的能力都沒有，那才
是真正的殘酷人生啊。
我們愛韓劇。
儘管我們知道韓劇都是騙人的。是電影大工業

流水線上生產出來的產品，可是，我們依然愛。
像愛巧克力一樣地愛韓劇。像每天要吃麵包，吃
土豆一樣地看韓劇。因為，韓劇能夠填補我們情
感的飢寒交迫。韓劇替我們伸張正義。當我們因
生活所迫一再被放低了的道德底線，在韓劇裡一
點一點得到了回升。當我們被命運驅使一次一次
被摧殘被淪落的人性，也在韓劇裡得到了一點一
點的救贖。
說起來也許很是可憐，也很可笑，竟然是韓劇
添加了我對這個世界的信任和信心。因為，在韓
劇裡，善良和誠實被正面放大，得到首肯和弘
揚，醜惡和貪婪被明確地譴責和唾棄。所謂愛憎
分明，正義在我，我必不放過一個壞人，也決不
冤枉一個好人。勤勞的人得到財富，懶惰的人慘
遭淘汰。然後，永遠是快樂幸福圓滿的大結局。

韓劇語重心長地教導我們，什麼是時尚，什麼是
得體，什麼是愛。
我幾乎只在韓劇裡，看到小輩對長輩說話都用

敬語。看到他們說到心愛的人的名字時也用尊
稱。看到他們每一次的低眉，每一次的回眸，都
那麼地上心。他們的家或大或小，無不整潔敞
亮，像會所。他們個個很會穿衣打扮，舉止得
體，進退有度。更不要說，只為了心愛的人的平
安幸福，他們願意隱忍一切，甚至赴湯蹈火，視
死如歸。
所以呢，我幾乎每年都會消費一到三部韓劇。
每當完成一件勞心勞力的工作之後，我犒勞自己
的大餐裡，必定有一部韓劇。隨心所欲二三天，
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做，就貓在沙發上看看韓
劇。如果誰有幸被我邀請一起看韓劇，那一定是
我特別親近的人，是口味相近的人。
漫漫冬夜裡，如有韓劇的陪伴，那就是一壁不
熄的爐火啊。所以，餓了就去吃麵包土豆，悶了
就去看韓劇吧。備一盒紙巾，免得在痛哭流涕的
時候手忙腳亂。備一籃牛奶、水果、麵包土豆
片，免得為了尋覓飲食不得不中斷劇情。有時候
我忽發奇想，這個現實世界之所以如此地寡淡，
人情冷漠，卻原來所有的人類情感，都被天才的
編劇，網羅到韓劇裡去了。難怪我很難遇上呢。
那就老老實實地看韓劇好了。即使是做做白日
夢，也總比沒有夢要好吧。
不過，比起偶像劇，韓劇的大部分作品是很接
地氣的。比方說，長達54集的《大長今》我一集
不拉地追着看完了。劇情的跌宕起伏吸引我之
外，我還着迷於劇中的韓國料理淋漓盡致的美感
和似乎可以傳導到舌尖的美味。可以說，完全顛
覆了我對廚房的概念。原先未進廚房就已經覺得
苦不堪言，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窮對付瞎湊合的

我，開始嘗試親手做羹湯。幾年的實踐過來，如
今我的幾個家常菜是拿得出手招待朋友的。當
然，最重要的是自己受惠多多，把朋友們的胃撐
滿之前，先把自己餵養得活色生香了。其實，做
飯是一門學問，更是一種心意。對自己，對人生
的心意有多真誠，就會在一日三餐上花去多大的
心思和時間。可是，誰知道呢，這一切的覺悟居
然是源自於一部韓劇。
也是這部韓劇，讓我對以前了解不多的中國中

醫重新打量。因為劇中的大長今刻苦學習醫術，
成為朝鮮王朝第一位女御醫官，她就是以中醫為
基礎，打磨摸索出來自己的一套本事的。一部高
質量韓劇的容量厚重廣闊，從容不迫地講故事發
展情節的脈絡，基本上是以生活的細節來呈現
的，所以，看韓劇的過程，對於虛懷若谷的聰明
人來說，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也可以說，我看
韓劇不僅不浪費時間，還獲益良多呢。

麵包，土豆和韓劇
百
家
廊

阿

琪

今
年
一
月
份
，
除
了
何
偉
龍
之
外
，
我
還

有
一
位
劇
界
朋
友
離
開
了
︱
︱
數
月
前
我
曾

在
此
欄
提
起
的
資
深
演
員
何
文
蔚
。
阿
蔚
在

躺
病
床
上
動
彈
不
得
一
千
個
日
子
後
，
終
於

脫
離
肉
身
的
苦
痛
，
返
回
他
所
信
的
主
的
懷

抱
中
。

一
月
份
內
我
探
望
了
他
兩
次
，
月
初
在
老
人
院
，
月

底
在
醫
院
︱
︱
在
他
離
世
前
三
十
小
時
。
看
着
他
日
漸

枯
萎
和
殘
缺
不
全
的
軀
殼
，
我
明
白
到
即
使
他
擁
有
更

堅
毅
的
鬥
志
或
更
熱
愛
生
命
的
靈
魂
，
也
難
抵
病
魔
在

肉
體
上
長
時
間
的
折
磨
。
也
許
其
主
正
是
因
憐
憫
他
所

受
的
苦
楚
而
把
他
接
返
天
家
，
使
他
得
享
永
生
。

收
到
噩
耗
後
的
早
上
，
我
失
神
了
好
一
會
。
我
以
為

我
有
足
夠
的
心
理
準
備
面
對
這
個
時
刻
的
來
臨
，
沒

料
到
我
還
是
惆
悵
了
好
些
時
候
。
我
想
我
除
了
對
他

不
捨
之
外
，
也
許
還
帶
有
一
點
內
疚
。
我
認
識
了
他

這
麼
多
年
，
知
道
他
很
珍
惜
我
這
名
小
輩
朋
友
的
友

情
，
亦
非
常
關
心
我
，
但
我
抽
空
跟
他
見
面
的
時
間

卻
不
多
。

我
想
起
了
我
們
第
一
次
遇
上
的
情
景
；
有
好
幾
年
大

家
每
年
互
相
寄
送
聖
誕
賀
卡
；
他
曾
轉
贈
我
數
百
本
戲

劇
書
籍
；
之
後
有
很
多
年
因
他
住
在
坪
洲
而
疏
於
往

來
，
然
而
一
旦
再
見
，
大
家
又
再
無
話
不
談
，
誠
心
以

待
；
與
他
喝
茶
時
他
與
他
的﹁
沙
煲
兄
弟﹂
的
鬥
嘴
；
他
在
第
一

次
中
風
康
復
之
後
跟
我
的
聚
會
；
近
年
他
送
給
我
他
在
八
十
年
代

導
演
的
一
齣
舞
台
劇
的
影
碟
；
我
看
他
的
最
後
一
個
演
出
和
留
給

他
的
一
個
電
話
口
訊
；
朋
友
告
訴
我
目
睹
他
在
剛
演
劇
完
畢
後
便

因
中
風
而
被
送
進
醫
院
的
情
形
…
…
之
後
我
與
他
見
面
的
地
方
就

只
有
醫
院
和
老
人
院
︱
︱
他
躺
着
看
我
，
我
站
着
看
他
；
只
有
我

跟
他
講
話
，
他
卻
只
有
聽
的
份
兒
。
對
於
一
名
大
半
生
在
舞
台
上

以
言
語
和
身
體
表
達
情
感
的
演
員
來
說
，
這
是
最
大
的
痛
苦
和
折

磨
。阿

蔚
是
一
名
堅
毅
固
執
，
寧
死
不
屈
的
硬
朗
漢
子
。
他
忠
於
自

己
的
信
念
，
從
不
肯
妥
協
。
在
飯
碗
和
原
則
之
中
，
他
毫
不
猶
豫

地
選
擇
後
者
。
這
種
性
格
的
藝
術
家
的
生
命
之
旅
毫
不
好
走
，
常

常
令
他
吃
盡
苦
頭
，
充
滿
挫
敗
感
。
然
而
，
他
追
求
的
是
高
於
物

質
的
精
神
滿
足
，
即
使
現
實
生
活
叫
他
不
好
受
，
他
仍
鼓
着
最
大

的
勇
氣
誓
不
低
頭
，
頭
破
血
流
地
也
要
繼
續
當
一
名
生
命
戰
士
，

不
肯
背
離
他
的
理
想
。
今
天
，
他
在
其
天
家
不
再
需
要
應
付
現
實

生
活
的
挑
戰
，
他
一
定
會
活
得
更
開
心
。
我
知
道
向
來
低
調
的
他

不
會
有
風
光
的
大
葬
，
也
不
會
有
絡
繹
不
絕
的
劇
壇
人
來
送
他
一

程
，
但
我
會
在
凡
間
默
默
地
祝
福
在
天
上
的
他
，
想
念
着
這
位
最

忠
於
自
己
原
則
的
藝
術
家
朋
友
。

悼念何文蔚 演藝
蝶影
小 蝶

■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4年2月21日（星期五）

■《大長今》劇照。 網上圖片


